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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呼和浩特街头“行乞”儿童揭秘———

父母带孩子街头行乞 如何保护孩子尊严
奇晓英 本报记者 李玉波

实习生 黄丹玮

一名妇女、一个孩子；或一名妇女、两
个孩子，这样的“标配”，在6岁的童童 （化
名）眼中，就是“行乞江湖”。

“跟妈妈出去一个月，我就可以有雪糕
吃、有新衣服穿。 ”童童说，从未吃过的零
食、各式各样的衣服都诱惑着她。7月17日，
在母亲和8岁姐姐的带领下，6岁的童童步
入“行乞”行列，她来自甘肃省岷县。

半个月前，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中山西路、新华广场等繁华地段，一群乞
讨的小孩异常活跃，看到有行人经过就伸出
手去，更有甚者抱着行人的腿，直到行人掏出
钱包拿出钞票，才肯松手。 童童就在其中。

8月11日，呼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岗勤大
队经过摸排，将行乞的一行10人(大人4人、
小孩6人)带回询问。 据岗勤大队教导员李
百岐介绍，他们均来自甘肃省岷县，彼此熟
悉。 其中不少是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 “行
乞”。6名乞讨儿童中，最小的仅6岁，最大的
12岁。 而他们的母亲，最大的40岁，最小的
29岁。

经调查，7月17日， 他们乘坐银川至呼
和浩特市的火车到达包头， 又辗转从包头
抵达呼市，开始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乞讨
生活”，她们已购买了8月19日回家的车票。

在童童看来， 外出乞讨就像父母外出
打工一样。

今年开春，父亲将家中的3亩旱地种上
土豆和黄芪后，便外出找了份开车的工作。
7月初，上学前班的童童放假，用8天的时间
写完作业后， 在母亲刘美芬的亲戚张玲梅
的带领下，和母亲及姐姐芳芳（化名）北上
“淘金”。

从家里出来后， 童童一行人坐火车来
到包头，又从包头搭车来到呼和浩特市。懵
懵懂懂的童童被母亲牵着， 在张玲梅的指
引下，一行5人来到呼和浩特新城区复兴巷
一间平房内。 “大人5元、 小孩2元 (每日的房
租)”，与房主讨价还价后，刘美芬3人和张玲梅
母女，正式入住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南房中。

隔天一大早， 童童就被母亲刘美芬叫
醒，吃过母亲做的面后，童童便跟着母亲徒
步来到新华广场附近。“看到有年轻的叔叔
或阿姨，就上去问他(她)要钱，记住没？ ”在
姐姐芳芳和母亲的耳提面命下， 又困又累
的童童正式“上岗”。

“叔叔给点钱……”芳芳率先出击，在
顺利拿到1元后， 胆怯的童童被母亲推向
前。 学着姐姐的样子， 童童开始向行人要
钱，“姐姐给我点钱吧! ”“叔叔给点钱……”
年幼的童童博得了路人的同情，5毛、1块、2
块……不到一个小时， 童童顺利将10元收

入囊中， 收获颇丰的童童获得一根雪糕的
奖励。 就这样，在零食的诱惑下，童童开始
了行乞之路。

在“同行”敏敏（化名）的眼中，一会儿
要喝水、 一会儿去玩的童童有些 “不务正
业”。

12岁的敏敏与童童有着相同的背景，
同样来自甘肃岷县， 父母均务农。 不同的
是，敏敏已有4年的行乞经验，她曾到过湖
南长沙、江苏溧阳、江苏泰州，“夏天放假时
出去一趟，冬天过完年出去一趟。”一年中，
两次外出乞讨，可以支付敏敏一年的学费、
生活费等各项杂费。

“一开始我也不敢，但看到别的孩子都
能要上钱，我也就不怕了。 ”曾经胆小的敏
敏现在成为“头领”，领着4个孩子穿梭在中
山西路商业街繁华地段。

“有时候一天能要到100多元，一次，一
个人给了我50(元)。 ”4年的行乞经验，让敏
敏找到不少窍门，“穿着时髦的男的、 一男
一女同行的、带着孩子的母亲、外国人，跟
他们要的话一般都会给”。

看着敏敏每天都是要到钱最多的，童
童有些羡慕。在一起搭伴行乞的途中，作为
“过来人”，敏敏时不时提醒童童，“认真点，
要不一会儿你妈不给你吃饭， 有人不给就
抱他的腿”。 在敏敏“言传身教”下，童童的
胆子也越来越大。

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内， 摆放着两张
床，这是童童一家三口，还有婶婶、妹妹的
栖身之所。中山西路、新华大街是童童和妈
妈、姐姐每天的活动“轨迹”。 “每天有方便
面、 火腿肠、 八宝粥吃， 还有小朋友陪我
玩”，童童说她喜欢这样的生活。

在海亮广场上班的田女士告诉本报记

者，她每天上下班都会途经地下通道，这些
孩子每天都在此要钱，大概有半个多月了。
这些乞讨儿童备受关注， 很多热心人士希
望能救助这些可怜的孩子。

“最小的孩子也就5~6岁的样子，穿着干
净，不像是流浪人员。刚开始时，我都会给他
一两块钱，还跟他聊天，询问他家里的情况，
但孩子好像并不愿意多说。 ”田女士称。

“我曾怀疑他们是职业乞讨者，这些孩

子可能是‘租来’的。 ”田女士告诉记者，她
曾多次报警，希望公安机关尽快调查。接到
报警后， 回民区中山西路派出所民警两次
赶到现场， 把这些乞讨儿童及监护人带到
了附近的派出所进行调查。

“主要是摸排孩子是否存在被拐卖的
情况， 其次是否存在教唆未成年人行乞的
行为。 ”岗勤大队教导员李百岐表示。

经警方调查， 经过抽血化验、 户籍比
对，证实这些孩子和妇女确实是母子(女)关
系，不存在拐卖的情况，因为是亲生子女，
所以教唆未成年人行乞的行为也不成立。

究竟有没有法律保障童童这类行乞儿

童的尊严？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呼和浩特分所庄

瑞彪律师向记者分析， 目前我国法律中没
有专门的规制未成年人乞讨行为的。“对乞
讨的未成年人， 其解决办法和管制手段仍
然同成年人混杂在一起。 救助办法代替收
容遣送制度后， 对未成年人乞讨者和成年
乞讨者‘不加区别’地一律实行自愿救助。
没有立法的支撑，执法者纵有救人之心，却

也底气不足。 ”他说。
此类尴尬已经出现。前述警方透露，童

童的父母等乞讨人员被送往救助站后，很
快离开了。 他们认为， 尽管救助站不愁吃
喝，但她们带孩子乞讨是为了“挣学费”。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皮艺军向记者进

一步分析，家长唆使未成年人行乞，已侵犯
了孩子的人格权。“家长不能将小孩当成私
有财产而随意处置。 当孩子个人的正当权
益受到侵害时， 国家的公权力可以进行干
涉。”在皮艺军看来，我国的法律应当细化，
针对未成年人行乞应有专门的规定， 要明
确具体到最终处置的每一环节。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现有100万至150
万个流浪乞讨儿童， 流浪乞讨儿童的背后
大多存在被拐卖、被暴力强迫、被操纵控制
等数种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 全国妇联原
副主席、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
任甄砚曾表示， 应严厉打击强迫儿童乞讨

的行为，至于怎么才能有效打击、怎么才能
有效救助、 是不是建立一个失踪儿童信息
库、 是不是建立一个儿童DNA数据库，现
在20个部委正在协调， 组成调研组研讨此
问题， 高度重视强迫儿童乞讨这一严重的
社会现象。 “希望能尽快解决，儿童优先是
一个原则，孩子不能等待，他们正在成长。”

记者查询发现， 针对父母利用未成年
子女乞讨的情况，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已联合印发
了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其中明确规定，
父母利用未成年子女乞讨情形时， 经公安
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三次

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正， 严重影响未成年
人正常生活、学习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
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在发达国家，由相关政府部门负责提
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 当然，在提起诉
讼前后，都不存在抚养孩子的困难，因为政
府有各种救助机构。当前我们法院不敢轻易
受理类似案件的现实问题在于，真的撤销监
护人资格后，谁来养孩子？ ”庄瑞彪表示。

“如果要罚款，弱势群体哪儿来的钱？
如果要拘留，那孩子的住处又成了问题。 ”
皮艺军道出了法院处理未成年人行乞案件

时的窘境。他因此建议，法律应当明确责任
主体来专职处理，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同时，民间公益组织也可加大介入
的力量。

邓学海：缉毒精英、维和尖兵
是从菜鸟新兵炼成的

本报记者 田文生

走在人群里， 皮肤黝黑、 中等个子的
邓学海， 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一般毫不起
眼。 很难有人会相信， 这位36岁的青年曾
是缉毒界首屈一指的传奇人物， 曾先后两
次获得一等功、 两次获得二等功、 四次获
得三等功。

1997年， 邓学海梦想成真， 在初中毕
业外出打工一年后， 幸运地被选入军营。

这名农家子弟出生贫寒， 12岁丧父，
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 苦难让他比同
龄的孩子更懂事， 特别能吃苦。

入伍第二年， 他来到云南边防总队木
康边境检查站， 这是中国缉毒界成绩最
优、 水平最高的几面 “红旗” 之一， 贩毒
分子都感叹说 “过鬼门关易， 过木康难”。
早在2001年， 就被国务院、 中央军委授予
“缉毒先锋站” 殊荣。

在这个战功显赫的检查站， 踌躇满志
的邓学海却 “出师未捷身先伤”， 第一次
上岗查车， 就被车撞断了胳膊： 当晚， 他
在公路边指挥一辆货车到指定场地接受检

查， 不料， 后面又冲过来一辆车， 他被夹
在两车之间……

一个月后返回岗位， 重伤初愈的他执
拗地拒绝了领导让他去后勤班的好意 ，
“来这， 就是要查车、 就是要缉毒！”

可是， 这名时年19岁的 “菜鸟小兵”
却延续着 “霉运”， 很多同来的战友都查
到了毒品， 崭露头角甚至立功受奖， 他却
连一克毒品也没查到。

是努力不够？ 是笨？ 还是运气差？ 自
认为 “比谁都能吃苦” 的邓学海想不出一
个道道。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高标准要求
自己，即使再苦再累，也每天坚持把查毒的
心得体会写入缉毒日记，“毒品太害人了！
一定不能让毒品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过。”

终于， 1999年4月12日， 邓学海当兵
整一年之际,他查到了1400克海洛因。这个
盼了一年的 “战果” 却让他又隐隐有些失
落：“我在查那个毒贩时，他的手不停地抖，
他藏毒的手段也不高明, 没有惊心动魄,也
没有斗智斗勇，所以成就感不大。”

他随后很快查获了很多起案件， 自信
心越来越强， 升上了班长， 成长为一名有
高度责任感和出色业务能力的缉毒战士，
等待着与最狡猾的贩毒分子进行高水平的

较量。
2000年6月2日14时40分， 一场足以记

入缉毒史的经典大案没有任何先兆地到来

了。
某石油公司的一辆油罐运输车来到检

查站， 邓学海进行例行检查。
邓学海敬完礼： “师傅， 车里拉的什

么？”
“工业酒精。” 对方回答得很从容。
邓学海接过发货单看了一下， 是在边

境小城芒市装的工业酒精，“酒精装满了
吗？”

“装得满满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司
机领着他爬上了车的顶部，拧开盖子查看。

“这些货运往哪里？”
“昆明。”
“昆明哪个厂？”
“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修理厂。”
“具体什么街道什么路？”
“记不清了。”
尽管司机依旧面不改色， 但对送达的

具体地点都说不清楚， 让邓学海感到其中
必有隐情。

他心里更大的问号在于： 载重10吨的
油罐车已经装满， 重量却只有7.56吨， 车
体的容量明显不够， 那么， 除了酒精， 会
不会还装了什么呢？

邓学海找来一把锤子， 围着车体四周
敲打起来， 仔细聆听车罐发出的回声。 经
过反复敲打， 他发现油罐前端一米左右
处， 回应声响有所不同： 其他地方回声沉
闷， 这里回声清脆空洞。

他发现了问题 ： 虽然油罐车已经装

满， 难道前端有夹层？
邓学海单刀直入： “师傅， 你的油罐

车有夹层？”
对方非常镇定 ， 看不出任何恐慌 ：

“你简直是开玩笑， 怎么会有夹层呢？ 这
玩意儿都是厂家生产的， 个人可弄不了。”

邓学海却坚持自己的判断： “我们要
检查。”

“我反正没有问题， 你们想怎么查就
怎么查。” 仿佛啥事没有的司机却适时施
压： “但这些酒精价值10多万， 你们弄出
问题来要承担责任。”

此刻， 要检查油罐， 谈何容易？ 有人
提出用电钻钻开一个小孔查看， 可是， 装
载的是酒精， 如果引发爆炸怎么办？

如果将7吨多工业酒精卸下来， 上哪
里找东西来装？ 而且， 装卸费时费力， 一
旦发现什么问题也没有， 损失谁来承担，
负面影响谁来消除？

“不能放过疑点， 即使没有问题， 进
行赔偿也得查。” 邓学海及时将自己的判
断向站领导进行了汇报， 要求开罐检查。
经过召开紧急会议， 站里支持他的判断。

邓学海等人和司机一道， 将油罐车挪
到一家工厂， 开始抽油罐里的酒精。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

去， 邓学海注意到司机的神情出现了细微
的变化， 他的话语越来越少， 不知什么时
候吸起烟来。

司机突然说： “我要上厕所。” 转身
离去。

邓学海早有预感， 立即跟了上去。 走
出10多米， 司机又停了下来说： “我有个
习惯， 撒尿时旁边有人就撒不出来。 请你
回避一下好吗？”

此刻， 邓学海确认， 对方已经露出了
“狐狸尾巴”。 他一路紧随， 没有给对方逃
脱的机会， 及时将其控制住。

随后 ， 邓学海戴上防毒面具进入罐
体， 他发现， 除了有正常的隔板外， 里面
还有暗箱。

等他钻开暗箱， 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
一惊 ： 里边堆满了精制海洛因 ， 1块 、 2
块、 3块……整整430块！

他此次查出265.58千克海洛因， 这是
木康站查获的首例油罐车改装暗箱藏毒的

案件。
15年的缉毒生涯中， 邓学海个人发现

疑点和线索后直接查获的毒品案件就有130
余起， 参与和协助战友查获毒品案件150余
起， 查获走私案件110余起， 共查获毒品海
洛因756余公斤， 冰毒3公斤， 鸦片5公斤，
罂粟壳50吨,制毒配剂1吨,追缴毒资100多万
元。

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 见证了这名农
家子弟从缉毒界的菜鸟新兵成长为传奇人

物的历程。 在大风大浪中， 他也一步步成
长为木康站的站长。

“木康站曾经有过无数辉煌， 在 ‘后
荣誉时代’， 我们必须保持先锋本色。” 在
木康工作期间， 他认真地将自己的经验传
授给年轻人， 让木康 “百尺竿头， 更进一
步”。

2008年 ， 邓学海还曾成为中国第六
支、 第八支队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员， 参
与海地维和。

在执行警戒任务期间， 他在装甲车上
待了一个星期， 因为没有发动车辆， 无法
启用空调， 他一直待在超过50摄氏度的气
温中， 除了上厕所 ， 所有的时间都在车
上， 无法洗澡， 衣服上都是厚厚一层盐。

在此期间， 他遭遇特大地震， 比电影
更惊悚的残桓断壁、 尸横遍野的场景让他
对人生的理解攀升到更高的境界。 “见过
了那种随处是 ‘死’ 的情景， 就更能理解
‘生 ’ 的意义。” 他说 ， 只要能自由地活
着， 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有点困难有什么
好抱怨的呢

2007年， 他被公安部、 原人事部授予
“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 荣誉称号 ；
2008年5月， 邓学海被共青团中央、 全国
青联授予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因执行
维和任务成绩突出， 2008年8月被联合国
授予 “和平勋章”。

451部法规之下，“奇葩”盲道仍屡见不鲜———

无障碍设施的“障碍”在哪儿
实 习 生 黄丹玮

本报记者 王 帝

17年过去了， 原中国女子体操队的桑
兰仍旧没能实现她游遍全国的梦。

自1998年在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的
练习中不慎受伤后， 不幸高位截瘫的桑兰
常年依靠轮椅。“考虑到目前国内种种因相
关设施不全而带来的麻烦 ， 迟迟没敢动
身。 ” 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她的烦恼， 也是我国8500万残疾人士
的痛处。而这，也是政府在着力解决的重点
问题。

8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实施三周年新闻发布
会。会上称，自2012年8月《无障碍环境建设
条例》实施至今，我国实现了无障碍建设从
无专项条例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转变。

然而，面对着无障碍设施老化、建设不
到位、管理不健全等现状，舆论纷纷质疑：
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障碍到底在哪儿？ 为何
多部法规仍旧管理不好无障碍设施的建

设？

无障碍设施成摆设，残疾
人没法“说走就走”
近年来， 我国对于无障碍设施建设愈

加重视。
据中国残联于今年年初发布的《2014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共
有1506个市、 县、 区系统开展了无障碍建
设，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4906次，无障碍培
训4万余人次。

然而，现实并不乐观。最有代表性的，
便是屡屡被网民调侃为“样子工程 ”的盲

道。
青海西宁一名刘姓盲人平时就很少出

门。 “我出门经常被盲道上的障碍物绊倒，
或者走着走着就不知走到了哪儿。”他告诉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一个盲人的感觉而言，
“街上的盲道多处是陷阱”， 还是待在家比
较安全。

纵观全国， 类似 “无障碍设施反成障
碍”的现象屡见不鲜。 2012年年底，山西太
原恒山路百米盲道的35处Z字转弯成了网
络热议点， 曲折的盲道和笔直的人行道成
了鲜明对比，被多数网民调侃“独具特色”。
今年7月，北京海淀区羊坊店路东侧的一条
盲道引起了社会关注，700米长的盲道上有
40多个拐弯儿，而有的弯儿还呈90度转折。
盲道不“帮盲”，甚至还帮了倒忙的事情并
不少见。不少人质疑：盲道究竟是修给盲人
走的，还是用来装饰道路的？

不帮忙的，不只是盲道。
据一些热心读者向本报反映， 全国多

地多处虽建有无障碍设施， 有时却成了摆
设。

家住武汉汉口常年依靠轮椅出行的庄

女士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武汉
地铁虽然设有残疾人扶梯，但基本不开，她
乘坐地铁时只能由家人将人和轮椅一齐抬

下楼，“冬天穿衣服比较多， 家人都很不方
便，夏天常热得满头大汗”。庄阿姨说，家楼
下居民区的无障碍通道基本停满了私家

车，很多时候她只能摇着轮椅绕远道而行。
家住北京大兴区的刘先生也有相似感

受。他腿部残疾，行动不便，“每次去医院我都
需要经过一个天桥，天桥是几年前修的，也安
装了无障碍电梯，但始终就没见运行过，我们
残障人士不得不去冒着风险过马路”。

记者采访中还了解到， 无障碍设施被
挪作他用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平日由家人推轮椅带着出行的山西太

原刘女士， 家附近的大商场原本设有无障
碍通道，而近日，通道被商铺占用了。“看着
被堵住的无障碍通道， 我的心像砌了一堵
墙”。

更让一些残疾人寒心的是， 明明有无
障碍设施，却没有很好地使用。

“公交车上明明设有方便残疾人的滑

坡， 而大多数司机却对我的轮椅视而不
见。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安徽一名因车祸
受伤而需靠轮椅出行的姜先生， 心里总不
是滋味儿。

桑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

说， 可以明显感受到近几年来中国无障碍
环境的改善，但她仍感觉“如果没有人帮助
自己，依然没办法出行”。

忽略使用者需求，善意成
巨大浪费

前述发布会通报，截至2014年，全国共
出台了451个省、地市、县级无障碍建设与
管理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然而，在400多部法规作用下，我国无
障碍设施依然面临着 “覆盖面不全”“设施
老化”“建设不到位”“管理不健全” 等诸多
障碍。

全国无障碍建设专家委员李斌在接受

采访时坦言：“国家虽然制定了400多部法
律，但执行的效果还差了点儿，距满足残障
人士的需求还存在一定距离。 ”

“十一五”期间，全国共有100个城市参
与创建无障碍城市。而据现状看，收效并不
明显。同济大学教授李克平提示，相关部门
不能抱着 “按政策修建好无障碍设施就大
功告成”的态度。“因为无障碍设施的修建、
使用、维护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三者缺
一不可，需要不断跟进和完善”。

而对于让人啼笑皆非的“特色盲道”现
象，李克平认为：“修建无障碍设施，却忽略
使用人群的真正需求， 这本身就是一种巨
大的资源浪费。 ”他说，无障碍设施的修建
应当避免形式主义、表面功夫，不能仅仅按
政策来机械实行， 满足使用对象的切身需
求，才是政策法规制定的初衷。

对于那些被占用的无障碍设施， 桑兰
认为，完善罚则是关键。

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桑兰， 对中
国青年报记者说起了自己在美国的经历。
“在美国，需要在车内悬挂主治医生开具的
证明，才能停在无障碍车位上,不然将面临
高额罚款。 而当无障碍设施无故停用的时
候，当地居民也可以起诉至司法机关，通过
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来解决。 ”桑兰说。

此外， 桑兰坦言：“其实我国很多残障
人士没有很好地融入社会当中， 大家也不
知道他们的切身需求。”桑兰鼓励残疾人勇
于维护自己平等的出行权， 敢于为自己发
声， 在自己使用无障碍设施的权益受到侵
害时，可以寻求媒体、残联、司法部门等机
构的帮助。

无障碍环境，获益的不单
是残疾人

在无障碍设施上设置障碍的， 不单是
政府一方。

尽管政府一直在呼吁无障碍环境建

设，但相关设施被挪作他用、被损坏甚至无
视的现象却成常态。相关专家认为，解决问
题的关键，在社会大众。

“人们常常容易将残疾人边缘化。 ”在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白艳莉看来， 社会大
众缺乏对残疾人群体发自内心的理解，这
也是400多部法条管不好无障碍设施建设
的重要原因。“无障碍环境建设不能单靠政
府‘一厢情愿’，社会也需要发出一种‘自下
而上’的力量，对残疾人进行帮扶。”白艳莉
表示。

白艳莉呼吁， 我们的教育应从幼儿园
开始就告诉孩子人人平等， 要关爱弱势群
体，学会如何与之相处并尊重他们的诉求。
“学校、单位、居民区不妨多组织些活动，让
更多的人接触到并体验残疾人的生活，切
身感受到其生活的不易， 关怀之情便自然
流露于心”。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燕珉在接受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下我们真
正需要做的是转变观念。

提起无障碍， 人们就下意识地想到残
障人士。 “我们的概念不妨再刷新一点，提
倡通用设计，方便任何有需要的人使用。 ”
周燕珉给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无障碍
环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城市环境、建筑
设计对所有人都应当无障碍。 ”

周燕珉认为，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受益
的不仅仅是残疾人、 老年人、 婴幼儿和孕
妇，还包括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 “自觉遵
守相关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实际上就
是爱他人， 也爱自己”。

法政先锋

8月20日， 北京， 民警在单双号实施首日路
面检查违法情况。

CFP供图北京单双号限行首日 路面车辆减少

青少年维权岗


